
    雅與俗

在語言上，我們的常習是用二分法，以表明事物的相對
性。就像大小，高低，粗細都是。雅與俗就是如此一雙。

雅，基本上是正的意思。論語“述而”：“子所雅言，
詩，書，執禮，皆雅言也。”古時市廛中蚩蚩者氓，不讀習
文字，無從知曉詩書，言語無味，只拾人唾餘，叫人生厭，
那就是俗。識字達禮，文質彬彬，就是雅士。

其實，雅俗分野，是較晚的事。孔門弟子習六藝—禮，
樂，射，御，書，數。其中射箭，駕御馬車，計數，都合於
“俗”列，豈不真得四肢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如何生活？整天
擺弄琴棋書畫，詩詞歌賦，談風花雪月，不事生計，那才夠
俗呢！

諸葛亮躬耕南陽，柄政西蜀，對其風雅係數沒有更易，
他並不需要綸巾羽扇的道具，高官盛名的裝飾，每天唱“梁
父吟”。陶淵明東籬蒔花采菊，西疇植杖耘苗，都無增損其
風雅，因爲他的人，已然是雅士。

魏晉以還，因殺伐詐欺，成爲風尚，政治亂局，時人傾
向清談，逃世沽名的“竹林七賢”之類，寧作寄生蟲打發日
子，卻博清高的虛名，早晚導致神州陸沉。劉禹錫的“陋室
銘”影響人心，是他“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，可以調素
琴，閱金經；有絲竹之悅耳，無案牘之勞形。”不僅貶低勞
動階級，連政治實務，也給他算為俗！

中華文化的雅俗對稱，已經夠麻煩了；更不應該的，是
與聖經中的聖俗界分混合，造成錯誤觀念。
聖經的聖俗界分，完全是另一回事，絕不輕視勞動。從

以色列的古史開始，他們在埃及過的是奴隸生活，就是被强
迫勞動。出埃及，在迦南地獨立建國，也不忘勞動。他們宗
教中的祭司們，也不像後世的教階制度，當時的祭司得自作
屠夫，親自動手宰牛殺羊；先知更不必說了，他們來自不同
的社會階層；如以利沙蒙召的時候，正在趕牛耕地(王上一
九:19)。

他多坍小山上的矮籬茅舍，有亞蘭大將軍乃縵，高軒臨
門；先知只派一名使者，隔着柴扉傳話，叫他去約但河飲牛
的水中，在村童的下流沐浴七次，治癒大痲瘋(五:14)。這
不僅表現先知的品德高潔，不看重有財有勢的偉大領袖，更
可顯示其聖潔，神蹟醫病非賴自己功力，歸榮耀與神的大能。
這感動元帥乃縵，下水洗得潔净，重來謁見致敬，視先知村
舍的土為“聖土”(五:17)。先知的僕人基哈西，妄稱耶和
華的名，貪心亞蘭元帥的銀子衣物，鄙俗加上罪污，也承受
了乃縵的大痲瘋(五:27)。並經過上主顯明，有火車火馬的



環繞護衛，聖俗疆界分明，沒有誰敢說聖先知是低俗(王下
六:17)！
阿摩司原是猶大地的“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樹的”，蒙召

奉差往北國以色列說預言(摩七:14,15)，遭受當地的御用先
知嫉妒排斥。
被擄後的先知，他們各有不同的職業，從征服者政府的

高幹，到民間的工作。後來歸回故土，設立拉比學校，就是
拉比也都得各習一行手藝，以維持自己的生計。

其中有掃羅，後來成爲使徒保羅，學習了製造帳棚的手
藝。他傳福音到了哥林多，因那教會問題很多，保羅可能不
想牽纏入派系，機巧的作法，是不接受他們供應；就找着同
業的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，和他們同住作工(徒一八:1-4)。
後來，可能是保羅的戰略性安排，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

到了以弗所，保羅與他們同工；在那裏，有三年多之久，是
他一生事奉最長久的地方。保羅說：“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
金銀，衣服。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要。”(二
0:33-35)在那期間，“神藉保羅的手，行了些非常的奇事；
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，或圍裙，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
退了，惡鬼也出去了。”(一九:11,12)使徒仍然是使徒，並
不曾絲毫俗化！他神聖的汗珠，滴在手巾，和工作的圍裙上。
汗臭不須雅化，但靠聖靈大能，照復活的主應許，有“神蹟
隨着，證實所傳的道”(可一六:20)。

中華傳統文化，有所謂的雅俗之別，勞心者治人，與聖
經教訓的聖俗之分(林後六:14-18)，有明顯的不同。文化上
的格限，有的必須力加敉除，像種族的歧視，猶太人與外邦
人的差別，有的不妨忽視；如安波羅修所說的：“在羅馬隨
羅馬人所作的，囘米蘭我行我素。”對於聖俗畛域，必須謹
守，不可逾越；但在工作上，並沒有分別。祝主賜祂兒女智
慧，順從恩膏教訓而行。阿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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